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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福利

扬子晚报 B 座西窗将为
读者赠送一本《最后的江湖戏
班》，想要参与的读者可在 B
座西窗公众号留言，留言点赞
数最高的读者将获赠此书（请
及时截图私信小编）。

活动截止 2026 年 4 月 27
日中午 12 时，期待您的精彩
留言！

上期赠书结果：读者华艺
获得《细品西游2》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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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江湖戏班》：记录武汉最后的民间楚剧团

跨越与抵达跨越与抵达：：
一场关于中国文学一场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走出去””的对话的对话

4月中旬，独立摄影师马宏
杰历时八年追踪武汉民间楚剧
团的新作《最后的江湖戏班》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马宏杰记录中国
最后一代“民间耍猴人”的《最后
的耍猴人》刷屏朋友圈。2018
年，马宏杰在武汉摄影师方三勤
的带领下，来到了武汉的一个楚
剧戏班，这之后，他展开了长达
8年的访谈和拍摄，直到2025
年7月，整个戏班落幕。他不仅
记录了戏班的演出与排练，也深
度参与了老艺人们的日常生活。

该戏班平均年龄65岁，藏
身于老汉口一条即将拆迁的巷
弄，在百余平方米的仓库中搭起
仅六平方米的舞台，每周演出一
场楚戏。在城市化、观众老龄化
的多重冲击下，台下观众从数百
人缩减至十余人。随着团长与
主要演员相继离世，戏班最终难
逃解散的命运。

谈及创作背景时，马宏杰回
忆，起初戏班的人并不接纳他
——他的一些提问触及了他们
的隐私。但随着关系逐渐深入，
老艺人们慢慢敞开心扉，开始讲

述自己的故事。马宏杰形容道：
“我的提问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
刀，划开了他们的皮肤，让内心
隐藏的善恶、美丑都暴露出
来。”马宏杰表示，自己对“边
缘民间艺人”的拍摄兴趣并非
出于怀旧或猎奇，而是相信这
些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中国社
会变迁中最真实的切片。即
便明知戏班终将消失，他仍然
选择用八年时间完成记录，目
的正是“为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
消亡样本”。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创
作，它是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
对话，是不同经验相互的发现、
发明、发掘和成就。”作家李洱在
“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式
致辞中说。

如果没有翻译，这一代中国
作家的写作会是另一番景象。

南京作家朱辉回忆起第一
次阅读卡尔维诺等西方作家写
的小说时的震撼：“心里冒出一
句话，‘原来这样写也是可以
的’。”作家张楚对帕慕克十分着
迷，他最喜欢《伊斯坦布尔》，那
部书里“呼愁”概念让他万分感
慨。“那不是个人的孤独，而是一
座城市整体性的忧愁。”

季进告诉记者，随着中国深
度融入世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完全离开世界谈论中国文学。
“我们当代的小说家，他们的文
学阅读大部分是以世界文学为
主。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
可以很清楚地说，我们先锋文
学，哪些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哪些是受卡夫卡的影响，哪些是
受福克纳的影响，但是现在，中
国作家广泛地阅读世界文学，受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很难找
到明确的影响源。”

然而，当视线转向海外，中
国文学的处境却复杂得多。

意大利是中国文学在欧洲
的一个缩影。汉学家丽雅提供
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意
大利出版市场上，中国文学的翻
译比例不到1%。”韩国汉学家金
泰成直言：“中国当代文学全世界
翻译最多的可能是韩国。现在去
首尔最大的书店，当场能买到的
有关中国的书超过1000本。”

土耳其翻译家吉来报出一
串惊人的数字：他翻译的《孙子
兵法》已加印31次，卖出40多
万册；《鬼谷子》加印11次；老舍
《猫城记》加印8次。而最让他
骄傲的，是耗费八年时间翻译的
《红楼梦》土耳其语版销量达数
万册。吉来说希望这辈子能把
中国的四大名著全部翻译成土
耳其文。

土耳其的这一现象是中国
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非始
于今日。《诗经》《论语》《道德经》
《红楼梦》等经典著作，传入西方
较早，也最为西方熟悉，进入20
世纪，鲁迅、老舍、沈从文等现当
代作家的作品开始被海外关注，
但整体上仍处于零散状态。新世
纪以来，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刘慈欣《三体》在全球热销，

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大幅提
升，但中国文学海外翻译的重心
仍集中在古典文本和莫言、余华、
阎连科等老一代成名作家身上。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整
体上仍然是边缘化的存在。”季
进告诉记者，虽然像刘慈欣的
《三体》，麦家的《暗算》《解密》在
世界上走红，但这是非常罕见的
个例。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代
文学也许会有一些热点，也许会
获得各种各样的文学大奖，但是
对于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讲，中国
文学绝对属于一个陌生领域。

而在此次“汉学家走读江
苏”的文化沙龙中，瑞典翻译家
陈安娜透露一个可喜的变化，一
些大型出版社开始主动联系她，
请她推荐中国年轻作家的作
品。这或许预示着，在边缘化的
整体格局之下，中国文学正悄然
孕育着新的可能。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

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
因素有很多。翻译是其中之一。

在德语和瑞典语中，“翻译”
一词的本义是“跨越并抵达”。
汉学家史艾米阐释道：“翻译不
仅指语言的转换，它首先是一种
跨越——跨越语言的边界、世界

的距离、不同的文化。”
然而，这条跨越之路从不平

坦。意大利汉学家艾丽分享了
一个生动的课堂经历：她让学生
对比两个《边城》意大利译本，一
名女生举手说：“第一本就像一
份草稿；第二本才真正有诗意，
打动人心。”艾丽说：“如果翻译
得不好，读者无法与作品共情。”

中国文化饱受儒家文化影
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哪怕只
是简单的将亲属关系表述清楚，
对外国人而言，也可能是不小的
障碍。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举
例说，中文里的祖父、外祖父、舅
舅、表舅、堂舅，在匈牙利语中无
法精确区分。更难以翻越的高
山是，中文讲究“留白”，“中国人
不习惯把话说透。中国作家认
为，没有说出口的话和说出口的
话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译
者要听出作品里的沉默，帮助读
者理解背后的文化。”

而另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
题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
翻译？汉学家史艾米表示，“文
学理论家提出，进入世界文学的
作 品 往 往 具 有 一 种‘ 混 合
性’——一方面使用国际叙事形
式，另一方面保有本土元素。那
些既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外部
世界理解的作品，往往更容易完

成跨越。”

从“被看见”到“被接受”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有诸
多成果，但翻译成外文的作品，
有多少真正“走进”了外国读者
的内心？

季进认为，走进去，是能够
真正走到世界读者的心目当中，
走进流通、阅读、运转系统当
中。比如像鲁迅的《阿Q正传》，
在德语世界就出现过好几种改
编，甚至也有作家去模仿重写阿
Q正传，它已经被看作是世界文
学的一个经典。

英国汉学家韩斌也说，衡量
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准，“不只在
于获得什么文学奖，而在于读者
从中获得了欣赏”。

在17日举行的《声音与面
孔》全球首发式上，匈牙利汉学
家艾丽卡特别提到周于旸的《鹦
鹉螺纹》，“翻译时确实很受冲
击，许多形象在我的大脑里挥之
不去。”而曹寇的《龙》、鲁敏《此
情无法投递》里的主角同样让她
印象深刻，“他们会和孙悟空、阿
Q、骆驼祥子一样，储存在匈牙
利读者的文学记忆当中”。

汉学家韩斌披露，毕飞宇的
《文学课》由她本人翻译成英文
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鲁敏的
《六人晚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英语世界收获好评。这些事
例，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学不光
“走向”世界，也正“走进”世界。

诚如季进所言，中国文学的
海外传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
统工程。从经典重译到新作推
介，“走出去”来之不易。而真正
的“走进去”，意味着作品能够像
《阿Q正传》那样被反复阅读，这
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现
在，汉学家们对中国年轻作家笔
下人物的珍视，以及出版社对新
一代作者的主动追寻，让人看到
这条漫长的路上已经亮起微光。

日前，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
任季进出版新著《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继《另一种
声音》《文学的摆渡》之后，他再一次聚焦中国当代文学
的海外传播这个课题。而在日前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
“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中，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关于中
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讨论，依然是全场关注焦点。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情况如何？什么样的作品会被
选中翻译？中国文学又怎样才能走进西方读者的内
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